
大周山，位于荥阳南 40里荥密交
界之地，传为古汴河之源，以其山顶有
塔，故又名之塔山。

此塔俗称“千尺塔”“曹皇后塔”，
传宋仁宗之皇后曹皇后在此长大，入
宫后曾平息了一次宫内叛乱，以其有
功，在此修塔纪念。当地人传说：因曹
皇后入宫后，常常思念家乡。宋仁宗
了解此情后，即命人在其家乡修建一
座高千尺之塔，以便她在京城能看到
家乡，以解思念之情。众臣听后，面面
相觑，不敢应对。有一能臣，即在其山
顶造九层高塔，塔成后从山下到塔尖，
正好达千尺之数，因此即名之曰千尺
塔。此地也有很多关于曹皇后的传
说，但文物工作者从该地最早的一通
明嘉靖二十六年的石碑中，看到有这
样一段话：“定光……身虽逝矣，骨骸
尚在，此塔记之所以立也。宋时尝开
拓矣。我朝成化以前尤备。”认定此塔
是为纪念五代到北宋时的著名僧人定
光和尚而建。

该塔坐北朝南，为九级六角形砖
塔，塔体用青砖以白灰、黄土混合浆作
黏合剂砌筑而成。每级塔身带叠涩
檐，在1~7级塔身南面中部，辟真假门
洞，塔内上下布置两个相互分隔的六
角形塔心室。

专家研究认为，此塔在塔身的砌
作、叠涩檐的砌作和反叠涩排水处理
构造及翼角起翘的做法等方面使用了
不同的砌法，尤其是排水处理构造及
翼角起翘的做法，系采用类似中国古
代木构建筑屋面曲线处理的手法，使
在侧面观之形成一优美的弧线，重要
的是可使塔檐的流水在下泄时产生向
外的冲击力，使水流得更远，对减小水
害，增加塔的寿命有重要作用。塔檐
的技术处理和艺术造型达到了和谐的
统一，堪称匠心独运。

该塔建成已近千年，据文献记载，
其间当地经 29 次较大地震。清嘉庆
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地震震中就在附
近，曾造成“庙宇颓崩”的大破坏，但该
塔位于大周山顶，历经劫难仍基本完
整，仅顶部及南部各门之间有损毁，充
分显示了我国古代砖构建筑技术的高
超水平。

大周山顶有古寨一座，古寨墙围
山顶而建，如今还留有东、南两个寨
门，寨门上的石碑明确记载建于清咸
丰十年（1861 年），查史料，其时正是
捻军在中原一带四处袭扰的时代，极
有可能是当地民众为躲避匪患而建。

如今的大周山树木葱郁、满山青
翠，怪石嶙峋，山崖高耸，古寨古塔，相
映生辉，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风景优美
的地方。

秋天转过身，急慌慌便走了,只留得白杨树上，几
片孤零零的黄叶，在风中哗哗啦啦作响。它们迎风
欢呼，仿佛在向苍穹诉说刚刚走过的金秋，是多么的
丰盛，多么的醉人，多么的辉煌。这些黄叶作为天地
间的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四季中的一个轮回，走
过了生命从孕育到收获的一次旅程。

怒吼的风，如万马狂奔，席卷大地，苍茫之中，我
迎风行走在收获后，裸露的田野中。我已经习惯了这
样的行走，此时，若是站在一块荒石上，抬头望去，目
光会变得无限开阔，四野通透彻亮。远处几株收获后
的玉米秆，或许是侥幸躲过了农人的镰刀，它们在风
中没有倒下，以一种顶天立地的姿态挺站着，像巨人。

淘气的风，在我的四周撒了欢似的奔跑，跑出独
特的、类似狂欢的声响。我停下行走的脚步，轻轻蹲
下身，小心翼翼地、试着去接近脚下的黄土地，若是时
间容我，我愿用一生的时间去接近这赤金般的土地。

刚刚完成一次生命的哺育，厚重的土地仿佛还
在喘息，似乎散发着热乎乎的气息。赤金般的黄土
地，发出赤金般的光芒，锋利的光芒刺向我的眼睛，
我的身体，我感受到的是比风、比闪电、比雷霆还要
强悍的力量。我知道那是催生万物，托天撑地，直面
风雨，穿越亿万年的黄土的力量。

或许这黄土曾经只是宇宙间一粒粒尘埃，或许
它们从来就在这里，亿万年来，风奈何不得，雨奈何
不得，闪电和雷霆只能让原本厚重的变得更加厚重，
让原本坚强的变得更加坚强。在天地间，无论是伟
大的还是渺小的，璀璨的抑或萧条的，在敦厚的土地
面前都会寻找到最终的归宿，土地总像一位宽容慈

爱的母亲，默默承载，承载幸福或不幸，承载罪过或
忧伤，承载人类的卑微或自大。

我轻轻地捧起一捧黄土，手里立即有了湿漉漉
的温度。我知道此时的大地已经安睡，她太累了，需
要休整，就如累极了的母亲，睡得那样的安静，那样
的端庄。低头的瞬间，耳畔仿佛可听到醉人的鼾声。

一捧黄土，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这亿万万
粒细小的尘埃凝聚成的赤金，捧在手里，顿感沉重。
这粒粒赤金，每一粒都是孕育万物生灵的种子，每一
粒都是活着的，都是有血有肉，有灵性的。《易·系辞
传》中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如果翻开厚重的世
界文化史册，追溯宇宙和人类的起源，穿越亿万年历
史烟云，你会吃惊地发现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各异、
语言有别，但结论居然如出一辙，万物的起源都离不
开泥土。

从西方创世神话中的“潜水捞泥”到东方古代神
话中的息壤，两者惊人类似。在中国有女娲黄土创
造人类的神话；在希腊有大神宙斯让普罗米修斯用
泥和水捏人的故事；在古埃及有大神喇用泥土和陶
轮造出了人；在古巴比伦有天神马杜克用芦苇、泥土
和水造人；在古希伯是耶和华用泥土塑造出亚当，再
创造出夏娃……

如果说上述都是神话，是传说，那么浩浩荡荡，
人类从爬行到站立，从游牧生活到实现农业定居，正
是因为有了泥土。泥土长百谷、人得食，牲畜壮，泥
土制作器物满足了生活的必需。人类也正是因为有
了定居，有了农业生产，才逐步从万物的生长中明白
了季节的更替，懂得生命的死灭和复苏，才有了二十

四节气，有了当今的文明。
在风中，我忍不住低头，就如婴孩靠近母亲，本

能地、深情地去亲吻那赤金般的泥土，我闻到的是孕
育的味道，是收获的味道，是五谷杂粮的味道。那味
道里有父亲的汗水，有母亲的奶水，有先祖焚香祭天
时，散落的香火味，有王朝更替之间，战马驰骋，攻城
略池的战火味。

回望尧舜禹，三皇五帝，唐宋元明清，厚重的上
下五千年，在一捧泥土面前都成为一个缩影、一个片
段，仿佛一瞬间，多少恩恩怨怨，多少得失成败，都掩
埋在这无言的泥土之中，成为其中一部分。

在北京、在西安、在洛阳，每一次走过曾经的帝
王皇城，无论是青砖堆砌的建筑，还是黄土筑起的城
墙，遥想当初，一个个智勇无比的一代雄才，谁都想
千秋万代，永世恢宏，就在他们发号施令中，就在他
们为求长生绞尽脑汁时，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
暮鼓已经敲响，另一个王朝的晨钟高鸣，纵观古今多
少事，是非成败都是空。

我无法知道，脚下的土地中，到底安葬着多少赤
胆忠魂，他们或许曾经叱咤风云，或许独领风骚，短
短几十年，来自泥土，回归泥土，再彪悍的人，一旦接
近泥土都会变得温顺。

大地是安详的，时空是永恒的。南来北去的雁
阵，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类确实有无限的可能，
可以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迹，但面对土地，轻若鸿毛。
辉煌也好，苦难也罢，任何时候，都不要丢失敬畏之
心，在厚重的土地面前，人类和草木、鸟兽，甚至是昆
虫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苍生。

王山与刘梅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了千里
之外的一座山。山上，有卖连心锁的，据说，这锁有
两把钥匙。男方一把，女方一把，需聚齐两把钥匙，
才能打开那锁。

王山他们买了一把锁。
刘梅把那锁，锁住了她陪嫁来的一个小铁箱。

刘梅说，以后我们一赚到钱，就把那钱放进铁箱里，
等积累了一些，咱们就买房。王山与刘梅都是从外
地来这里闯荡的，没有钱买房，就租房结婚。王山不
无心疼地看了刘梅一眼，说，老婆，委屈你了。刘梅
笑了，说，说什么呢你，这有啥委屈的啊。王山说，我
一定好好努力，争取让你早日住上我们自己的房。
刘梅点点头，一脸的满足。

婚后，王山果真是很努力。王山在一家公司做
销售。天蒙蒙亮，王山就起床了。在狭小的卫生间
里，王山站在镜子前对着口形，想象着今天要和客户
说的话，该怎么说，才能让客户信服，并且愿意买下
他推销的东西。每晚，不到 11 点，王山是不会回来
的，他整天游走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着可以
供他推销的客户。刘梅看着很觉不忍，说，老公，我
们不急着买房，我们一起赚钱，慢慢来，好不好？王
山笑笑，说，老婆，你放心吧，我能扛得住！

不知不觉，王山的努力有了成效。王山的销售额
不断增长，王山带回家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王山拿
着一沓钱回来，刘梅就拿过王山的钥匙，又拿过自己的
钥匙，打开连心锁，继而再把小铁盒打开，把钱放进
去。看着里面塞得满满的钱，刘梅笑了，王山也笑了。

那一年，王山因表现出色，被破格提拔做了副总
经理。刘梅也用这几年存的钱，买了一套他们自己

的房。王山现在赚的钱，是越来越多了。王山现在
往小铁盒里存的钱，已经不是现钞了，是一张张存
折。眼瞅着，里面的存折也是越积越多，慢慢地积累
了有厚厚的一沓。

王山现在也是越来越忙了。
每晚不到 12点，王山是不会回来的。以前是跑

业务忙，现在是应酬忙。每次回来，王山都是喷着一
嘴的酒气，打着一口的饱嗝，说，忙，忙，我好忙啊！

女人天生都是敏感的。刘梅也不例外。刘梅能
闻到王山身上，似乎是有淡淡的女人的香水味。而
且，香水的味道似乎是越来越浓了。刘梅的心头，渐
渐就有了隐忧。

一晚，刘梅实在忍不住了，说，你天天这么忙，不
会是和别的女人在约会吧？

王山很镇定地说，你胡说些什么呢！然后，王山
歪着头，已醉醺醺地睡着了。

还有一晚，王山打开门回家，看到不远处沙发上
看着电视的刘梅，似乎是有些慌乱。

刘梅说，回来了？
王山说，是。你还没睡啊？
刘梅说，没呢。这不等你嘛。
王山说着话，就往房间里走。一会，王山拿了一

套换洗衣服出来，径直就进了卫生间。然后，卫生间
里就传来洗澡水的声音。

以往，王山从没这么急的要去洗澡的。一定是
发生了什么。刘梅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又过一段日子。
一晚，王山回来得很早。刘梅还在吃着晚饭，看王

山回来，说，回来你也不说，我没烧你的饭。王山摆摆
手，说，没事，我吃过了。说着话，王山就在桌子旁坐下
了。坐了好一会儿，王山一直不说话，面色有点差。

刘梅放下了碗筷，说，出事了？王山摇摇头，忽
然又点点头。王山很小心地看了刘梅一眼，说，我，
我想拿点钱。刘梅说，多少？王山说，100万。刘梅
一愣，说，怎么要这么多？你到底咋了！王山的脸一
片黯然，声音也有些低，说，我，我在外面，有了个女
人，她怀了我的孩子，说要我买房，不然就闹到公司
闹到家里来……

刘梅木然了好久。
半天，刘梅和王山进了房间。两把钥匙到了手

里，刘梅一甩手，钥匙就从打开的窗户飞到了窗外。
王山惊诧地刚要说什么。
只见刘梅将小铁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后找

了把榔头，像是拼了命般对着小铁盒砸。小铁盒被
砸到扭曲，砸到有了裂缝，有一张张的存折从裂缝中
掉出来。

刘梅揪了一把存折往王山怀里塞。那存折，红
彤彤的，像是血一样的颜色。

那连心锁，也被砸歪了，极为讽刺地歪在那里。
离婚吧！
伴随着的，是刘梅那一声长长的叫！

本书收录十种诸子百家经典中约二百句名言，包括
名言所在著作篇目的引文及对名言的鉴赏。所选名言以
思想性、经典性为据，以先秦为重点。名言鉴赏的撰写者
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所撰鉴赏文字着重阐发思想
文化的深刻内涵，通过深入浅出的评述和赏析，认识中国
古代思想文化的博大精神。

方勇，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著名庄
子研究专家。刘康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在两汉哲学、魏晋哲学领域独具建树。

温度再降。其实
翻过窗口
就能看见来春的光线

顺从安排多年：时令、日头、流水
霜冻……
相继走过，又匆匆回来
锈掉的日子
有一些风花雪月需要镀亮

风一遍遍吹动
雪来或不来
难以动摇皱纹里的陈年旧事

过了今夜
秩序仍将恒定。事物仍将抱团取暖
记忆的伤口
仍将耗费继续疼痛的资本

下雪了

那时，华灯初上。微雨
擦洗纷扰之城
草木正安于遮蔽的一生

屋子里，炉火通红，茶水新沏。苹果用
半边体香
调和家的温软

街头，雨是雪的注脚
正驱动小兽
赶往低处，释义拥堵与空茫

岁末之书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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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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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上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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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会》
第一商会，即1902年成立的

上海市总商会，这是中国现 代商
业史上第一个商会，也是民间财
富与政府权力的第一次结合，它
所建立的政商模式影响至今……

小说以鲜活的笔法，再现了
中国现代商业恢宏激烈的开创
期。从金融风波、对抗外商、股票
灾难、抵制政府禁令等等一路讲
来，酣畅淋漓，荡击肺腑，一代商
业枭雄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你
猛然会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今
天熟悉的商人的影子。

富家小姐行刺失败
20世纪之初，确切地说，是

1905年的又一个闷热夏夜。
坐落在申城老城厢区的沪

南钱业公所却是又一番景象。公
所外面，如临大敌，清兵荷枪实
弹，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公所里面，张灯结彩，靠近后庭
园林处的新建戏台上，光影交
错，刘关张三英正在紧锣密鼓地
大战吕布，枪刀剑戟四般兵器轮
番舞将起来，原本宽绰的戏台顿
觉小了。

正对戏台的主包厢里，大

清工部左侍郎丁承恩正襟端坐，
双眼微闭，手拨佛珠，嘴唇微
动，似在听戏，又似在咏经。他
的旁侧，花枝招展、顾盼皆情的
如夫人一手轻挽丁大人手臂，另
一手摇动羽扇，不紧不慢地将阵
阵微风送入丁大人的官袍。丁大
人之侧，是上海道台大人袁树勋，
如夫人之侧，是泰记账房车康。
四人身后，站着四个膀大腰圆的
便衣汉子，无须多问，他们是丁大
人的贴身保镖了。

一个送茶水的走向斜对丁
大人的包厢，在一个头戴西式毡
帽的富家小姐案前斟上茶水，低
声说些什么。小姐没有应声，眼
睛瞥向剧院下面正在移动的几个
黑影，缓缓端起茶碗。

小姐把茶碗移到面前，掀起
碗盖，似在嗅香。

舞台上，锣鼓声更密，喊杀
声更紧。小姐冷冷的目光瞥向丁
大人，见他依然故我，拨珠念佛。
他的包厢里略起动静，似乎是侍
奉茶水的敲门求进了。

小姐眯一眼楼下渐渐到位
的几道黑影，正要翻转碗盖，斜刺
里猛又蹿出一道黑影，静如鬼魅，

快如闪电，于眨眼间蹿到正面，轻
舒猿臂，在小姐不无惊愕的目光
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掷出利
器。也几乎是同时，如夫人纵身
扑向丁大人，发出“啊”的一声尖
叫，扇子落地。

剧场大乱。
刺客如猿猴般跳到一侧，夺

路而逃。包厢里的四个护卫，两
个护住丁大人，另两个纵身跃下
包厢，掏出短枪，朝天啪啪两响，
紧追而去。与此同时，富家小姐
纵身跳下包厢，与几个黑影疾身
冲出。

清兵与警察迅即四下包抄，
将沪南钱业公所围个水泄不通。
刺客慌急之下迷路，正在冲撞，被
富家小姐一把扯住胳膊，引向一
处矮房，腾身上房，在七八个黑影
掩护下，由屋顶跃至围墙，伺机冲
出，隐没在老城厢那错综复杂的
巷子里。

刺客在众人裹胁下，七绕八
拐，来到黄浦江边，见已安全，正
要问个明白，不想却被人反手扭
牢，带到富家小姐跟前。

富家小姐瞪他一眼，声音冷
酷：“说，什么人？”

刺客意识到不妙，这也豁出
去了，甩下头颅，挺胸应道：“老子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浙江湖州人
陈炯是也！今日既落你等奸贼之
手，要杀就杀，何必多话！”

“哟嗬！”富家小姐绕他转一
小圈，声音挑起来，“没想到是条
硬汉子哩！”猛地揪住陈炯辫子，
用力后扯。

陈炯疼得龇牙咧嘴，强力忍
住，从牙缝里挤道：“你个黑刹婆，
我……我……”

“嘿，这还敢骂本小姐哩！”
富家小姐伸出另一只手，两指如
利爪般扼住陈炯咽喉，憋得他透
不过气来，恶狠狠地数落，“你个
莽撞鬼，你个搅事精，你坏掉本
小姐大事体，本小姐还没跟你算
账哩，你倒先骂本小姐哩！看我
不掐死你！”狠劲又扼一下，方才
松开。

陈炯脸色乌青，连喘几口，
看着小姐：“敢……敢问小……小
姐，你……你是……”

小姐看向扭住陈炯的壮汉
子：“炳祺，讲给这个愣头青！”

“姓陈的！”任炳祺一字一
顿，“记清，今晚救你性命的是坐
镇上海滩、号令江浙皖的江湖侠
女大小姐！”朝他膝弯处一顶，“磕
头谢恩吧！”

经这一顶，陈炯膝弯酥软，
扑地跪下，就势叩首：“陈炯谢
……大小姐救命之恩！”

“好了好了，你这个头本小
姐经受不起哩！”大小姐眉头一
皱，耸耸肩，摆手，“本小姐救你一

命，是念你还算一条汉子！记住，
要想活命，这就滚出上海滩去，只
走乡间小道，莫走大道！”朝众人
努下嘴，率先走了。

呼啦一声，众人紧跟而去，
眨眼间，隐没在暗夜里。

陈炯紧追几步，顿住脚，望
着他们隐去的方向，拱手，朗声：

“大小姐，陈炯记住你了！”
如夫人的隐瞒

精心策划的一桩惊天大事
于瞬间让陈炯搅黄，大小姐不无
郁闷地回到自家院子，推开沉重
的黑漆院门，却见一缕灯光隐隐
地透出中堂门缝。

大小姐显然觉出不妙，关紧
院门，轻轻走向堂门，微微推开一
道细缝，见两个老者盘腿对坐于
罗汉榻上，一个中年道人端坐于
榻下蒲团上，各自闭目。大小姐
侧身钻进，蹑手蹑脚地溜向闺房，
刚迈两步，身后传出一声重重的
咳嗽。

是申经世，既是金盆洗手的
洪门护剑大爷，又是江浙沪青帮
兴字辈师太级老头子江湖上敬称
申老爷子。

“介晚了，您老，不不不，您

几老这还没入定呀！”大小姐吐下
舌头，做个鬼脸，一步一挪地走到
申老爷子背后，抱住他脖子。

“说，做什么去了？”申老爷
子黑起脸色。

“小荔子没做什么呀，这不
是……玩去了嘛！”大小姐仍在
强撑。

“葛荔，老城厢这都闹翻天
了，你还要撒谎？”申老爷子一双
老眼逼视过来。

见老爷子叫她大名，且语气
严厉，葛荔始知事态严重，声音嗫
嚅：“我……我只是去看了一场好
戏，有人杀那姓丁的了！”

“胡闹！”申老爷子几乎是在
呵斥了。

“老阿公！”葛荔不服，噘嘴
犟道，“我哪能就成胡闹了哩？不
就是看场小戏么？姓丁的难道不
该杀么？姓丁的是李鸿章老贼的
狗，李贼双手沾满天国血污，他这
死了，逃过一劫，难道就不该让这
姓丁的补偿一下吗？姓丁的这为
满清鞑子四处蹦跶，东咬西吠，比
其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呢，我天国志士，当人人
见而诛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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